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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是在十三中上

的，高中则在四女中，上课时
我不太安分，常常看小说，做
小动作。不论在十三中，还是
在四女中，中学时期的家长
会，父母亲都不去，而是由我
妹妹去开，傅益玉开家长会
时比一般家长都严肃，实际

上是她在管我。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

们班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
物理老师，一位个子小小的
女老师，给了我一封信，要我
一定带给家长，上面写得明
明白白，今年的家长会请绝
对不要让妹妹来，务必请家

长到会。我把信交给父亲，父
亲答应说那天有会，开完会
就到学校去。父亲赶到学校
时，家长会还是开完了。我记
得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父
亲戴了顶软帽子，穿了件大
衣，还围了条围巾，在校门

口，正好碰到了送家长出来
的班主任，他们就在校门口
谈了足足有三四十分钟。我
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有点
紧张，因为我跟这个老师一
直不投缘，不怎么服她。只见
父亲不断地点头，接连抽了

好几支烟。那个老师好像告
状的样子，一直不停地在讲。
我看她那架势，心想这下完
了，回家免不了挨一顿骂，绝
望极了。离开了学校，父亲一
句话也不讲，我就格外有点
担心。从学校回家大概有二

十多分钟的路程，半途上，父
亲忽然开口讲了一句：“这
个老师不好，太小女人告状
了，不理解学生，她讲的东西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全是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我看这个
老师不给你好评也 就 罢

了。”

一听这话，我仿佛拨开
乌云见太阳，高兴得要命。父

亲说这个老师反映你的许多
问题，没有一样是原则性的
错误，都是性格上的问题，不
涉及品格问题，因此他就安
心了……

父亲带我去看过好几场
戏，印象最深的是郭兰英主

演的歌剧 《小二黑结婚》和
张继清演的《游园惊梦》。父
亲称赞张继清的扮相好，我
也很喜欢她，她到日本演出，
我还去陪过她。张继清的扮

相的确与众不同，古典的韵
味中透露出端庄、雅丽，与剧

情人物十分合拍。现在有的京
剧、昆曲演员的扮相不可思
议，想走时髦路线，又不能脱

离原来的师承，结果把眼睛画
得很俏，把嘴巴画得异样鲜
红，有点不伦不类。在杭州疗
养时，父亲带我们去看过川剧
《思凡》，主演是著名川剧演
员陈淑舫的弟子，一个人在台
上演小尼姑追秀才，长袖摆

舞，身姿婆娑，走大圆场小圆
场，让人目不暇接。父亲说，这
就叫满台春风。

有趣的是，父亲看戏多，
自己也好演戏。他认为昆曲传
字辈演员中，周传瑛在《十五
贯》里演的况钟真是演得好

极了。父亲本人也曾在家里学
演过这出戏，一会儿演娄阿鼠，
一会儿演况钟，反面人物、正面
人物轮流演，看得我们乐不可
支。父亲还在家中演过扬剧
《皮五辣子》。《皮五辣子》是
扬剧的保留剧目，讲一个女子

想自尽，皮五辣子千方百计开
导她，女孩要跳河，皮五辣子就
说，水很凉；女孩要上吊，皮五
辣子就说，上吊好疼啊……父
亲一边演戏一边讲故事，从屋
里一直演到门口。恰巧被邻居
家的一个女孩子撞到了，觉得

十分有趣：画家还会演戏，自说
自话的样子特别逗人。

因为看戏，我跟着父亲
见到了不少演员。看歌剧
《小二黑结婚》时，在后台见
到了扮演小芹的郭兰英，那
时我真是羡慕死了，觉得人

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像郭兰
英一样粉墨登场。郭兰英的
嗓子好，但她出身贫苦，小时
候唱过花鼓，是在打骂中唱
出来的。父亲经常以此为例
说，要学好一样东西，不经过
风霜吹打是不行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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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会自己观察希特勒

与爱娃·布劳恩这对地下情
侣。突击队的所有成员都知
道他们在一起，但是要从中
了解这种关系的性质，就要
跨越一道无法想象的门槛。
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不断重
复，他 “没有时间给一个女

人”。人们所知道的仅此而
已。可以这么说，爱娃·布劳
恩属于他的私生活范畴，属于
其亲密圈的组成部分。总之，
我们不会打听这种事，而且我
对此也不反感。

在总理府的电话总机上，

我们可以听到任何交谈，但我
们不会这样做。由于技术原
因，我们可以监听所有通话。
我们克制自己不要出格，对我
们中最年轻的人来说尤其如
此。我想，大家都有些害怕，也
许某些人因过于关心别人的

交谈而被赶走。人们曾谈到突
击队有名成员因过于好奇而
遭解雇。

当有人打电话给希特勒
时，我们首先要在声音、音调
和音量上进行调试。通常情况
下，我们要增加重音来改善通

话质量。当听到噼啪声时，我
们会尝试让通话更清晰。一旦
调整好，我们就会接线，希特
勒接电话时灯泡就会亮。

据我所知，希特勒没有特
别的电话约会。他既不会经常
给某个人打电话，也不会经常

接某个人的电话。当他在柏
林、爱娃·布劳恩在伯格霍夫
时，他们彼此很少打电话，至
少不会每天通话。当侍从给希
特勒打电话时，我们只听到接
线员说“伯格霍夫”和“房
间”，这就够了。

我从未看见希特勒给爱
娃·布劳恩写信，也没见爱娃·

布劳恩给希特勒写信。如果他
们之间确实写过信，那么这些

信件应该是直接交给了尤里
乌斯·绍布或马丁·鲍曼。

所有的信息、简讯和电报
都要从我们手中经过。无论是
白天还是夜晚，一来就是几十
封，甚至上百封。大量的简报、
信息源源不断地从通讯社、政

府领导人、政治或军事当局那
里发来。收到电报后，我们一
般是将其转交给副官或直接
交给希特勒本人。这些单页电
文的内容一般都很简单，句子

超短，表面上看没什么内容，
且时有重复。有些摘要只有几

句话，一个地点、一个日期、一
个或几个名字。对不了解上下
文的人来说，这些信息难以理
解。快讯也一样，页面起头是
事件发生地、提供消息者的名
字，大部分情况下是路透社。
接下来是导语，它概括了整个

内容。
希特勒什么都看。当我们

将新闻官奥托·狄特里希的副
手海因茨·劳伦兹挑选的四五
页快讯交给他时，他先是随手
拿起一副眼镜戴上，然后逐页
阅读。如果某条快讯值得关

注，他会将其夹在胳膊下，并
继续浏览其他快讯。那些他认
为没有保留价值的快讯，他会
随手把它对折撕碎，然后交由
我们处理。在返回电话总机或
传达室前，我们按步骤在厨房
边的楼梯下方停下来，将快讯

扔进专用垃圾箱。它们立即会
被销毁，没有人能够得到。

我已记不起准确日期，大
概是在战争中期，一则快讯引
起了我的注意，也许希特勒已
经看过。电头是路透社，消息
来源是《瑞典日报》。上面说，

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小组打
算视察一个集中营。

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五
年间，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有
关集中营的报道，后来这种事
情再也没有发生过，也从未听
到任何高官公开谈论过这一

话题。在我参加的会议中，从
来没有人谈及这一问题。如果
说在某些帝国高官的讨论中
提到了集中营，我在场时他们
也不会议论，绝对不会公开议
论。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希特
勒肯定经常见面。他们的讨论

仅限于两人之间，在一个紧闭
房门的屋子里。因此，我对此
一无所知。

LMNO

派出所的人来了，他们

很客气地把我们领进了派出
所。我端坐在椅子上，内心却
无法平静，看着喧闹声被派
出所里的值勤人员压下去
后，心口感到一种从没有过
的沉闷与压抑。

派出所的人问林家的人

中谁是家长，怡她大舅应声
上去，那位负责人简单地问
了一下打架的经过，在听了
怡她大舅怒气冲冲的陈述后
便岔开话题，问在李小民与
林彩萍的冲突中，哪几个人
在事发现场。

我与怡走了上去，他招呼
我们坐下，他盯着我看了一
下，面色和善地说道：“面熟，
好面熟。”我点了点头，掏了
一支“中华”烟，他摇了摇手，
“你把今晚在院子里发生的
情况简单谈一谈吧。”

我把晚上发生的事简单
谈了谈，反复强调李小民寻
事挑衅的恶劣行为，怡则一
边哭泣，一边补充着，同样，
她一再强调她妈是遭到了李
小民的攻击后才予以回击，
最后一道滚下楼梯的。
“你们在事情发生后有

没有进行紧急施救，尤其是
有没有对李小民实行一定的
救治。”
“有有有，我们打了120，

在抢救林彩萍同时，也对李小
民进行了抢救。”我连忙抢答
道，只见另一位派出所的同志

在迅速地作着记录。
“情况是不是这样？”那

位负责人又问起了怡。
“是的。”怡一边抽泣着

一边述说着，和我说的大同
小异，只不过细节更具体点。
“好吧，你们先回去，有

事，我们再通知你们。”然后
他冲我问道，“你当时在场，

是重要的目击者，请问你和
她们是什么关系？”

“亲戚关系。”我淡淡地说。
“好。” 他拿来几张表

格，让我们分别填写好，然
后告诉我们可以回去了。我
们又匆忙返回医院，王院长
关照我们先回去休息，萍姐
的情况有待观察，医院已经

为萍姐清洗了外伤，抽去了
淤血，并进行了外科手术，
现在基本上脱离了生命危
险，但何时能够醒来，这有
待于病情的发展。众人一听
情况不明，心里更是着急，

特别是怡又呜呜地哭泣起
来，我把王院长拉到一角，

忙问他情况到底如何，他叹
了一口气：“难定呀，弄不好
要成为植物人，你别着急，
我们医院会尽力去救治病
人，你先回去休息吧，有情
况我会通知你。”

我们只好退出医院，打

的赶回小木屋，此时萍姐的
其他至亲好友也赶来了，挤
了满满的一屋，我与怡她大
舅简单地说明了一下情况，
众人又是叹息又是流泪。

怡趴在桌上痛哭起来，为
自己和李小民的偷偷交往自

责。怡她三舅妈吓坏了，好说
歹说地劝起来，我见此情形，
再也按捺不住了，猛地抓住怡
的手，一字一句地说道：“怡，
你不是小孩了，你这样对得起
你妈吗？你一走了事，你妈还
需要你照顾呢！你知道你妈为

了谁滚下楼梯的吗？”
“妈呀，妈，”怡撕心裂

肺地哭叫道，“我要去找
妈。”说着冲下楼梯，怡她三
舅妈一把抱住，死拖活拖把
她拖到里屋去了。后来，我劝
说大家先回去睡觉，并反复

宣称现代医疗技术的高明与
发达。我没有说出萍姐有成
为植物人的可能，因为这些
人对植物人还不甚了解，万
一说了，只会增加他们的心
理负担。他们陆续告退，由于
我与怡的关系已经确定，所

以我留下来陪伴哭泣着的
怡，怡她大舅是个老实人，临
出门前拉着我的手，眼泪汪
汪地说：“小华，萍妹住院
了，让你操心了，怡不懂事，
都是她惹的祸，你要好好教
教她，以后靠你照顾她了。”

我一听，鼻子一酸，我知道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而不是
怡，眼泪不由得滚落下来，但我
没有勇气承担这个责任……

P@IQRSTU

二十日十二时一刻。
“ 老 三 …… 也 死 啦

……”村长突然间就像松了
口气似的自言自语道。那样
子不禁让一窑里的人都怔了
一怔。再看村长脸上时，脸
色显然就平和了许多。连刚
才频频不断的擦汗也骤然停
止了。

窑洞里良久无语。也不知
过了多久，乡长才有些不安地
瞅着书记说：“看来老大也没
什么希望了。” 书记没有吭
声，只是一脸的沉重。公安局
长则很内行地说：“就是活着
也彻底完了，他的脊柱和中枢

神经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即
使活下来，也很可能是个高位
截瘫。人是废了。”

窑洞里又是一阵沉寂。
“天不早了，咱们吃点东西
吧！”村长冷不丁地喊了一
声，“我刚才让他们给咱捏

肉包子吃，这会儿大概差不
多啦！”瞅着村长说话的样
子，大伙面面相觑，并无人
吭声。

村长跑出去没几分钟就
又跑了进来。一进来就嚷，
“咱接着说，咱接着说，我刚

才说哪儿啦？”声音很硬朗，
声调里甚至还掺和着一种不
易察觉的轻松和快活。

没人吭声。所有的人都像
不认识了似的瞅着他。他眨巴
了一阵子眼睛，终于回忆起
来：“对啦对啦，想起来啦。”

但看他那样子，似乎没有想起
来刚才书记和乡长对他那严
厉的斥责。

“四兄弟和护林员，两
下里的争端，也就是从吃水这
儿来的。一个要喝水，一个不
给喝。那还恨不起来！两下里

又谁也不让谁。刚才张书记也
说了，说狗子那家伙买那么多

饮料干啥，没别的，就是顶水
喝。你们也不必查，没查的。”

说到这儿，村长突然笑了一
笑，露出不好意思的样子：
“说远了说远了，咱再说回
来。狗子那家伙一家三口，整
天买饮料喝，他哪儿来的那么
多钱咱先不说，只说这村里的
小卖部，能有多少存货，架得

住他一箱一箱地买！昨天后晌
那家伙又来买，兴许当时真给
卖光了，可你想那狗子咋的会
相信！一个说没有，一个硬要
买，三下五除二当然就吵了起
来。一骂起来，可就免不了动

手动脚的。那小卖部偏又是四
兄弟家开的，真是冤家路窄，

你想这一下还有个好。再说，
村里人又围了那么多，村里人
会不向着村里人？这么一来可
就真是打乱了。到了这会儿，
好汉也不敌十只手哩，你就是
再能干，可就只剩下挨打的份
儿。吃亏的当然就是那个护林

员了。”
村长说到这儿，咽了口唾

沫，看看并没人想问什么，便
又接着说了下去：“狗子可是
个硬性子。吃了这么个大亏，
那心里还能服气了。于是就
回了山上，又连夜赶下来，取

了一杆枪，横下一条心要把
四兄弟这一窝子全给收拾
了。当时四兄弟正在打麻将，
可能早以为没事了，就没防
备那家伙还能再爬回来！还
敢拿枪打！还敢往死里打！做
梦也没想到会这样！这都是

我个人的想法。最后到底是
咋着，还得靠领导们详细查
问。时间也不早了，我也不多
说了。就这些，就这些。”

一窑洞的人依然一动不
动，全都听得发了愣。老王也
觉得格外纳闷，谁也没想到

这个刚才还窝窝囊囊、吞吞
吐吐的村长，竟像变戏法似
的，一会儿工夫就活脱脱地
换了个样！

张书记好像是想说两句
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来。

老王问道：“四兄弟不让

狗子用水，想必你也清楚，不
仅仅是因为狗子不交钱吧？我
寻思……这矛盾恐怕也不是
一天两天了，到底因为啥，我
真……说不准。那我就瞎说
哩，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你
想想，那狗子是个护林员，管

着一山的木料。那四兄弟又凭
啥发的财！还不就是个木料，
为了这木料……”

一窑洞的人不知如何接话。


